
概述 
每年，成千上万的商业渔船航行在公海上，从全球各地拖运从沙丁鱼到巨型金枪鱼等各种渔获物。根据 
2014 年提供的最新数据，在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这些地区运营的船只捕获了 440 万公吨的鱼类，价值  
76 亿美元。1 为确保这种规模捕捞的可持续性，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RFMO) 必须能够准确地追踪各自所监
督区域内的渔获量以及船只的活动。  

但渔业监控颇具挑战性，特别是当船只远离海岸作业时。为了收集有关捕捞的完整数据，许多区域渔业管
理组织规定所有围网渔船必须配备船上观察员。但是管理人员、科学家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越来越认识到
需要涵盖更多类型的其他船只，方可收集到有关渔获物、副渔获物、渔捞力度和法规遵守情况等方面的更
多信息。 

电子监控 (EM) 是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扩大捕捞船队覆盖范围的有效方法。电子监控系统已经被安装到各种
船舶上，并已证明它们可以生成高质量且具成本效益的监控数据。实施精心设计的电子监控计划来收集和
分析船队渔获量、捕捞力度和丢弃物的数据，将有助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评估鱼类种群的状况并做出适当
的管理决策，例如采用可持续的收获策略，和开发更强大的执法工具。 

电子监控：全球渔业的关键工具
政府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如何更好地监控公海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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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监控
传统上，船上渔业观察员是收集有关船只活动及渔获量的独立信息的主要方式。然而，当面临必须增大覆盖
面的可能性时，渔民往往会注意到，由于船上需要额外的成本和空间，在船上安排更多的观察员会带来诸多
挑战。 

电子监控提供了一种高效且经济的替代方案。这些系统通常是连接到渔具传感器和摄像机的中央计算机， 
让监管机构能够实时监控并记录船只的活动。实践证明，安装和使用可涵盖所有捕鱼活动的电子监控系统比
在船上安排观察员要划算得多。虽然节省的金额会因渔业规模和类型而异，但秘鲁 2018 年开展的一项研究
估计，电子监控系统的费用仅为观察员的一半；2 对于阿拉斯加的鳕鱼捕捞船，费用估计比配备观察员少  
27% 到 41%；3 而对于丹麦的商业刺网捕捞船，费用估计低 15%。4

图 1

电子监控利用技术手段来收集及时和可验证的渔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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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监控的好处
电子监控标准化并正确实施后，可以改善：

•• 成本效益，特别是在使用观察员成本昂贵的情况下。
•• 就业，通过雇用人员来审查数据并维护系统。
•• 透明度，通过让船主或渔业公司能够监控其船只上的渔获量及活动，确保其合法性。
•• 合规，通过帮助记录对保护和管理措施以及国际义务的遵守情况。
•• 海上生活质量，通过减少空间有限的船只所需的观察员数量。
•• 气候适应力，通过获取有关鱼类种群和栖息地条件的广泛数据来更好地为适应性管理提供信息。
•• 全天候覆盖。电子监控不受工作时间或天气差异的影响，并且不像在船上安排额外人员那样会造

成干扰。
•• 可扩展性。尽管存在前期成本，但一旦达到最低标准，电子监控就会成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可在各

种渔具/船只类型上实施的可扩展方法。
•• 数据完整性。电子监控不会受到观察员和部署效果、贿赂、恐吓、胁迫或其他形式的人为偏见的 

影响。

最重要的是，电子监控可以弥补观察员覆盖率较低的问题，并帮助管理人员确保遵守可持续的政策。

对超过 25,000 天海上捕捞进行电子监控性能追踪的研究证明，该系统提高了船上日志的准确性；减少了 
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增加了可用于生物多样性和受保护副渔获物种的数据收集；同时提升了
监管机构监督法规遵守情况的能力。5

许多国家/地区已经基于上述原因或其他因素而采用了这些技术，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家/地区加入。 

电子监控的类型
不同的电子监控技术组合可用于满足监管机构的需求，同时充分利用现有可用的资源。船只可以将这些系统
用作船上观察员的补充，以便获取科学研究所需的数据，并且/或者监督法规的遵守情况。6

船只使用的渔具类型通常会对电子监控系统的有效性产生影响。对延绳钓船的研究结果基本上是积极的， 
因为静态摄像机可以轻松获取每次打捞的鱼类数据。7 一项在澳洲开展的研究对刺网和延绳钓船的数据进行
了抽样，发现“平均而言，电子监控分析师和渔民在他们日志中报告的渔获，有关延绳钓的记录要比刺网的更
为接近。”但电子监控已被证实对包括拖网和围网渔船在内的各种渔具均有效。  

电子监控系统确实也存在一些限制。它们无法收集生物数据，并且也无法获取未在甲板上发生的缓解措施的
遵守情况，比如为减少副渔获物和丢弃物而采取的步骤。此外，这项技术还需要船员进行基本的维护，比如
确保摄像机有电、镜头保持干净。但是，除了在码头收集生物样本（如耳石和生殖腺）之外，还可以通过小心
安放摄像机和进行船员培训来解决很多这些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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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子监控意味着更好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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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监控标准 
一个有效的电子监控程序不应局限于船只上的技术，亦应涵盖其他元素。由于许多公海渔船会在多个司法管
辖区开展捕鱼活动，有效地对它们进行电子监控需要就标准达成一致意见并与区域观察员项目所采用的标准
相当，以确保收集到的信息准确一致。为让程序保持有效和高效，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应该制定标准，以准确
一致地记录与观察员收集的数据类似的数据，并确保以统一的方式共享、审查和审计这些信息。

结论 
电子监控技术的进步为改进渔业管理以及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带来了诸多可能性，监管机构、渔民和供应链
的其他成员都将从中受益。但要想实施有效的电子监控项目，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  

为了改善对公海的监控并提高透明度，皮尤基金会建议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 采用标准、规范和程序，并为适当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以便实施电子监控并与现有的报告和观察员计
划协调一致。 

•• 将电子监控作为船上观察员项目的补充，要求对船只实现 100% 的观察员覆盖。 

固定镜头摄像机安装在底拖网渔船的前部索具上。

EDF/Leslie Von Pless



6

图 3

电子监控流程
数据通过各种渠道传送给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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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确保合规，监管机构可以 
远程联系船只，以近乎实时的
方式来确保摄像机镜头清晰，
或监控传感器是否有未报告的
捕鱼活动。

2. 监管机构从卫星获取信息。 3. 电子监控数据存储在船上的
硬盘驱动器中，可供观察人员
检索以进行处理和分析。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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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 区域观察员项目数据库

4. 电子监控数据会被传输到 
相关的观察员项目。在跨境渔
业中，可能需要安排数据共享
以便正确分发信息。

5. 岸上观察员可以像船上观察
员一样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将电
子报告发送给监管机构。电子
监控数据会被存档以备将来 
使用。

6. 报告中的信息随后会被区域
渔业管理组织用于科学研究 
（例如资源评估）或了解合规
及执行情况。

2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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